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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很快就注意到谢正的
小动作

谢正、诸葛和、周成还有中
国区的二线经理雷越几个人凑
在一起开了个电话会议。谢正
与诸葛和的意见一致，客户那
里几乎没有突破口，目前为止
唯一的希望就是新天公司。希望公司能和新天公司达成合
作意向，让新天能去拖住目前马上就要开始的招标，然后慢
慢想后面的办法。

“湖南的项目进展速度太快，我们一起去湖南,见见他
们的高层，看看有什么办法在客户层面打开。”雷越还是希
望能在客户层面稳扎稳打，逐步开展工作。“嗯，诸葛和你来
安排一下见移通湖南的总经理？看看有什么突破口？然后
再去见新天的人。”雷越把会议做了个结论。

“关系都这样了，见湖南老总，能谈什么呢？别再给雷
总骂回去。”诸葛和苦笑着。“诸葛和，我想明白了。让他们
见，最好湖南的老总骂一顿雷越才好呢，那样他们也就彻底
明白这个项目的难度，或许会把宝押在新天上；如果湖南的
老总对他们态度好点，老大们肯定说你看这不是挺好的
么？底下继续努力，我们就傻了。”“我看骂他们的机会都没
有，估计连见都不想见。”诸葛和摇了摇头。

“让冯治国帮个忙。”谢正建议道。诸葛和拨通了冯治
国的电话。半个小时过后，冯总的电话过来了，建议他们先
发个传真过去，表示是个正式的会面。湖南的领导会开会
讨论一下，官方上应该没有理由拒绝MBI公司的正式邀约，
毕竟还是MBI。

移通湖南公司在接到MBI正式的邀请函后，开了个集
体会议，结论是下周一，由公司的副总高富带领 IT部门的
张猛、通信部门的吴韵等共五人在公司的湘江会客厅接待。

移通的高总是个年过半百，一身和气的人，笑眯眯地把
一行人领到了级别最高的湘江会客厅。谢正无心欣赏厅中
价值昂贵的翠玉屏风，顺着高总一个一个看了下去。张猛
还是一双瞪圆的眼睛，面无表情，只是偶尔跟着高总后面点
头称是。吴韵是个比较温柔而实干的女性，简洁的职业打
扮，腹部已经微微隆起。她静静地跟在两个人后面，听的还
是很仔细，时不时也在打量着MBI的几个老板。设计院的
人并没有来。

“感谢MBI公司这么多年对湖南电信行业所做的贡献，
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和你们多合作……”高富和雷越两个人
说起了官场的套话，谢正倒是希望他能当场把雷越骂出去，
让他们体会到湖南的真正态度。“嗯，这几年的确一直没有
机会和贵公司合作。小张啊，你和雷总汇报一下，看看有什
么问题，以后找机会和MBI多合作合作。”高总把球踢给了
张猛。“MBI的服务态度不错，销售也跑得挺勤，没啥问题。
我们的平台是普惠的，MBI的产品不兼容，以后上新项目会
有合作机会。”张猛在这种场合也没有给MBI活路，高富听
了也没说什么，依旧笑眯眯地和雷越等人打着官腔。

这次的会议基本没有任何建设性进展，高总一直在打
着官腔，雷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刀子、控制、刀子、控制，谢正默念着自己的口诀，忽然
灵光一现。他把身体后倾，躲过同行人的目光，双眼直视着
张猛，目露凶意，并微微晃动身体吸引他的注意。张猛很快
就注意到谢正的小动作，奇怪地瞪他一眼，也没法当场发
作，只好装没有看见。

很快，客套话讲完了，雷越提到几个湖南当地的领导，
高总完全不感冒，话题也进行不下去。高总看了看大家，客
客气气地下了逐客令。

“我看今天就这样，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MBI多学习学
习，毕竟是世界第一么。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就多找小张，他
负责我们的 IT建设，干得非常好。”高总松开了雷越的手，
自己率先向门口走去。谢正一看时机成熟，忙上前一步，客
客气气地对张猛说：“张总，您看明天下午徐总我们一起去
拜访拜访你，行么？”

一瞬间，所有人的动作都放缓了，耳朵都竖了起来，等
着张猛的回答。“没空。”张猛一声怒吼，回答了刚才还在怒
视自己的谢正。张猛蓦然地感觉到自己的失态，但想了想，
还是头也不回地率先离开会客厅。

高总听到张猛离开的脚步，脸上依然维持着的笑容：
“雷总，你们慢走，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谢谢。希望
有机会再来。”雷越也奉献着自己的微笑。“唉呦，这个张
总太强势，当着高总也不给 面 子 。 当 年 真 是 得 罪 不
浅。”雷越上了车，就感叹道。“诸葛和，我们回公司
吧，把新天的情况开个会，下午就去见冯总。”雷越
在已经开动的车上，手用力地一摆，给这个车子重
新指了一个方向。

谢正暗自稳定着刚才还在乱跳的心脏，感
觉这辆车或许会向着他想要的方向启动了。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
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最关

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
开始……是放弃，还是生死一
搏？顶级高层经理如何腾挪资
源，锁定客户的真实需求，拿下
不可能拿下的单？顶着愈演愈
烈的政治斗争，金牌销售是否
在职场与业务上还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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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运刚进梅园就碰见老同学刘星明
李济运回家悄悄开了门，怕吵了老

婆孩子。开门一看，老婆还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他洗了澡出来，却见老婆在扶
墙上的画。那画是几年前他的一个朋
友送的，据说出自一位高僧之手。不知

道值不值钱，他
却很珍爱。那
是一幅油画，深
蓝色的花瓶，插
着一束粉红色
玫瑰。玫瑰正
在怒放，像罩着
一层薄雾。构
图有些像凡·高
的 名 画《向 日
葵》，只是格调
不是那种明快
的太阳色，而是
安静祥和的蓝
色。插瓶却是

歪斜着，将倾欲倾的样子，叫人颇为费
解。李济运经常注视这幅画，那花瓶好像
马上就要碎落一地，忍不住要伸手去扶一
把。可是，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
画框，花瓶又歪了。舒瑾很不喜欢这幅
画，只因李济运说这是高僧加持过的，她
才有所顾忌。不然，早被她取下了。

他总觉得这幅画里藏着某种玄机。
他画的是一个瞬间吗？瓶子倒下去马上
就碎了，或者，他画得正如古人所说，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

“睡吧，别发呆了！”舒瑾站起来往卧
室里去。李济运上床躺下，舒瑾把手放
在他小腹处。他明白她的意思，侧了身
子搂着她。他俩夫妻这么多年了，做这
事仍是很含蓄。舒瑾轻轻地说：“床讨
厌，太响了，太响了。”

李济运本来全神贯注，脑子里云蒸

霞蔚。可听老婆说到床响，那响声就有
些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舒瑾就松弛
下来，说：“你笑我吧？”

李济运说：“我笑床哩！我们今后自
己做架床，不让它响。”

舒瑾呵呵地笑，说：“叫它哑床。”
“哑床？”李济运大笑，“老婆，做爱可以

开发智力啊！这是你说的最聪明的话。”
舒瑾却不高兴了，说：“你反正就是

嫌我蠢！”
过了几天，老同学刘星明有些耐不

住。李济运心里其实没有半点儿底，没
人提到差配干部刘星明，就像重要的配
角演员叫人忘记在后台了。

人大、政协两会终于召开了。
李济运刚进梅园，就碰见老同学刘

星明。刘星明把李济运拉到一边，悄悄儿
说：“老同学，别把我当宝钱啊！”刘星明夹
着公文包走了，李济运突然有些歉疚。

虽然再没有人同他说差配干部的
事，可刘半间未见得就会随便耍弄人。
李济运尽管叫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但好
像总觉得对不起老同学。他正望着刘星
明的背影，突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回头
一看，原来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非凡：

“济运老弟，感谢您替我们解了难啊！”
李济运说：“哪里啊，替您李主任打

工，我非常荣幸！”
李非凡使劲捏了李济运的手，样子

格外亲热，说：“李主任把话说反了，您是
常委，我替您打工啊！”两人云山雾罩，说
的是差配干部。选差配干部，县委有责
任，人大也有责任。李济运把这事摆平
了，也算是帮了人大的忙。

李非凡本是县委副书记，雄心勃勃
要当县长的，没想到市委突然派了明阳
当县长，李非凡就做人大常委会主任了。

公安局长周应龙走过来。李非凡望
望周应龙腰间鼓出的东西，呵呵一笑：

“安保重要，但也用不上你这四两铁啊！”
周应龙说的是狠话，脸上却仍是笑

着：“我是下了死命令，不能让上访者踏进
宾馆半步。重点上访钉子户，已派人配合
信访局控制起来，不让他们离开家门。”

大家握手别过，各自都有事。李济
运转过身来，迎面又碰上信访局长毛云
生。李济运想要走掉，毛云生却拉着他，
说：“我就怕药材公司老职工上街。三阎
王安排做政协常委，不知道县委领导怎
么想的！我们信访局人手有限，公安局
派人日夜守着几个骨干分子。”

毛云生说的三阎王，就是黑白两道
通吃的民营企业老板贺飞龙。前年，贺飞
龙把县药材公司买下了，有人说是贺飞龙
事先串通好了的。种种说法传来传去，弄
得群情激愤。加上原先的职工没有安置
好，一直都有人在告状。这回听说贺飞龙
又要做政协常委，老职工们早就暗中串
连。这事说不得的，李济运也只是笑笑。

正好，李济运借着陪刘星明看望市
委副书记田家永的机会溜走了。田副书
记是个有名的硬派人物，乌柚县本是田
家永的老家，他曾是这里的县委书记。
县里中层以上的头头多是他的老部下，
市委让他来乌柚把关自是用心良苦。

李济运也是专门来看望代表的，他
在宾馆楼道里碰上宣传部部长朱芝。朱
芝喊了声李老兄，两人招呼几句，各自找
人去。朱芝只负责一个代表团，她的主
要任务是防范媒体找事。刘星明在常委
会上说到媒体，用的是防范二字，而不是
说应对，更不是讲接待。他过去可能尝
过媒体的苦头。朱芝比李济运还小两
岁，同事们都叫她美女常委。朱芝的眉
毛又黑又长，眼睛又大又亮。但时兴的
美女眉毛不可太重，朱芝的眉形是修饰
过的。她得意自己仍是天眉，不
是文出来的假眉毛。

官场
风云

乌柚县有两个刘星明：一个是人称“刘半间”的县委书记，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刘差配”。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也是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得力助手，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乌柚县把选举中的差额配角叫做差
配，差配干部的角色很有些暧昧。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肯合作，李济运推荐的同学刘星明却在会场突然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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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雪实在是伤透了心
江小雪仰头看着自己手举着的木

棒，又看了看人手一根这样的打点滴的木
棒，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此时此刻，
自己正处在最底层，自己和中国最贫穷最
可怜的老百姓待在一起。李文龙，他是从
最底层出来的。

江小雪意识到这一点，突然无比绝
望，无比苍凉，她嫁给李文龙，她甚至在自
问，是不是一种堕落？也许不能这么问，
这样的提问未免太过现实太过自私太过
可耻，毕竟爱是伟大的，可是在残酷的事
实面前，当初为之疯狂的爱情，显得那么
的不堪一击，那么像一个骗局。

假若他们失业，她母亲无法收留他
们，那么，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这个
小山村，过这种生活：没有信息，没有娱
乐，生一个小病都治不好；男人吃饭女人不
能上桌，女人不能上坟头；生命如草芥，贫
穷的，愚昧的，以生儿子为荣的，看不起女
人的——这种落后外面将近50年的生活。

太可怕了。江小雪低下了头，她简
直不敢回想了，她终于真正体会了妈妈当
年拼命反对的原因。江小雪的泪水涌了
出来，眼前浮现出妈妈担心牵挂的样子，
她当年多么天真多么疯狂啊，如果重来一
次，她一定不会那么天真那么草率。

江小雪呆呆地站在那里，任金色的
阳光落在她白色的羽绒服上。因为接连
几天的吃不好睡不好，她显得过于瘦弱和
苍白：黑而浓密的长鬈发随意地披散在肩
头，肩上的名牌手袋，还有脚上的真皮靴
子，脖子间上千块的围巾，让她站在这个
医院里，举着一根木棒子，那样地不协
调。冰冷的点滴一点一点输入到她的血
液里，凉意从手腕处一点点侵袭，先是手

心凉了，然后整条手臂凉了，接下来半个
身子也凉了，但她身上的痒依然没有缓
解。她想着该怎么办？她看着医院入口
发呆，要不要开车去一趟市里，在这里，估
计是治不好了。

这个时候，她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
影走过来，李文龙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骑着一辆二八的自行车进了医院，因为自
行车年代久远，太过破旧，他骑进来时，车
子发出“卡啦啦”的响声。他看到小雪，熟练
地下了车，把车停在一处地方，向她大步走过
来。因为现在农村的山寨版的羽绒服太多
了，羽绒服要想不土气穿出时尚感很难。穿
着羽绒服，不看人，是很难把李文龙和当地的
农民区分出来的，再加上李文龙又一直低着
头，小雪刚开始都没认出他，直到走到近处
了，他叫她的名字，她才认出来。

“小雪，好一点没有？没好的话，我开
车带你到市里去。”小雪心里苦笑，由村到
镇，由镇到市，再接下来就是省了，真可
笑，不就是一个皮肤过敏么？她在心里对
他道，李文龙，这是你的家乡，一个皮肤过
敏罢了，一个皮肤过敏都治不好。

“如果市里治不好，接下来，我们是不
是要出省？”江小雪实在是伤透了心。她
对李文龙的感情因为这几天清醒的认识，
已经迅速冷却下去，说话明显带刺。江小
雪甚至感觉从前疯狂爱着李文龙，为了爱
情不顾一切的她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
是冷静客观看待这段婚姻这段感情的江
小雪，因为结了婚，所以认清了事实也要
过下去。但是如果李文龙对她不好，婆婆
再无理取闹，那么，这婚姻她不要也罢！
嫁给这样的人家，她已经够委屈了，她没
必要再委屈下去！

李文龙知道这些天的确够让她受委

屈了，他抬头看了看打着的点滴，伸过手，
想替她拿着那根挂着点滴瓶的木棒子，江
小雪松了手，让他拿过去了。

李文龙搬了一个椅子过来，江小雪
沉默地坐下。她的确是站累了。

“小雪，你饿不，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他把打点滴的棒子安在椅子的空隙处，刚
好可以卡住（动作是那么熟练，熟练得让
小雪更加清醒地认识了他的出身，从小在
这种地方治病吧）。李文龙不知小雪所
想，只是想着这样他就能腾出身子给小雪
买点吃的。李文龙走出医院，很快又回来
了。他手上拿了烤红薯，烤红薯又甜又
热，小雪吃下来，心里暖和多了。

“小雪，好点没有，再不行的话，我们
现在马上去市里，对不起，是我不好。”李
文龙低着头一个劲地认错，江小雪只觉得
自己好困，她歪了歪身子，躺在李文龙怀
里。那一刻，她眯着眼看着天上的太阳，觉得
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她从小到大，也从来没
有想过会嫁给一个这样地方的男人吧。

“小雪，身上还难受吗？”李文龙替她
举着木棒，握着她的手，不停地问她。身
体依然难受，江小雪站了起来，毅然拔了
手背上的针头，走到前面去了。他们开车
去市里，到市里开了药，在医院吃了，不消
几分钟，皮肤过敏马上缓解，身上不难受
了，两个人开车到家时，小雪身上
吓人的红疙瘩已经没了。

婚姻
家庭

一个是北方农村的老太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供养儿子上
大学，地面上掉粒米都要心疼半天。一个是南方城里的小媳妇，从小是娇生
惯养的娇娇女，穿的是上万块的名牌大衣，背的是几千块的大牌手袋，爱血拼
购物。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男人成了一家人。婆媳刀来剑往，杀得不可开交。
误会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大，小家庭因为婆媳矛盾驶向风雨飘摇之中。

婚姻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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